
10文化视点
2024年11月2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胡春萌 美术编辑：卞锐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韩宝顺 武术传承的不只是拳脚
本报记者 张洁

小剧场戏剧的“实验”之路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近年来，小剧场戏剧成为众多城市文化生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与灵活多变的表现形式，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走进剧场、走近戏

剧。随着沉浸式演艺等前沿艺术形态的兴起，小剧场戏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小剧场演艺的繁

荣，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演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次，记者走进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以下简称“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探究什么是“实验剧场”？小剧场戏剧的“实验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五行通臂拳的第五代

传承人韩宝顺，自小就对中华传统武术充满浓厚兴趣，尤其钟情于

五行通臂拳。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一直专注于五行通臂拳的推广与

传承工作。他说：“五行通臂拳不仅是一种武术形式，还承载着深厚

的文化价值，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及养生之道。”

追踪热点

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小剧场戏剧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11月3日，天津人艺首部全景沉浸式话剧
《我，不一样的柴火》完成了今年的收官演出，一
场属于年轻人的狂欢虽已落幕，但留存在心中
的感动却久久无法散去。走进天津人艺实验剧
场，昔日的舞台与观众席被改造成了小卖部、煎
饼摊、音乐酒吧等场景，观众的座位分散在各个
场景中，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扑面而来的
老天津生活气息。此次，为了感谢观众的支持，
主创团队还特意在沉浸区内准备了周边纪念礼
物，并安排了主创签名会，为观众提供与演员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90后”观众希希这次已经是
二刷《我，不一样的柴火》了，她说每次看这部剧
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与感动：“我从小也有一个音
乐梦，很可惜最终没能实现，所以在看这部剧时
很有感触。这部剧有青春，有梦想，有欢笑，有
感动，在观演过程中，演员还会时不时地与观众
进行互动，是一次非常新奇的观演体验，也让我
对话剧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这样新形式的话剧
非常吸引我们年轻人。”

天津人艺副院长张文明表示，为了让剧场
空间与戏剧艺术更好地融合，2016年年底，天
津人艺对实验剧场进行了大规模内外提升改
造，改善了剧场的演出及观演环境，对剧场前
厅、贵宾室、化妆间、剧场外檐都进行了重新装
修，使得剧场功能更加完善。朴素简洁的现代
建筑形式，局部加以装饰，增强了直观的历史性
和年代感，提高了服务接待能力和水准。“经过
改造的实验剧场设有二百余个可调节活动座
椅，内部面积约300平方米，可以组合成小型剧
场、平面大厅、会议大厅、中心舞台等基本舞台
造型，是专为各种小剧场演出、展示活动及小型
会议设置的多功能剧场。这样的改造不仅让实
验剧场更具实用性，也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更多
的想象空间。”

近年来，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打造了不少深
受年轻观众喜爱的小剧场戏剧。今年，由天津
人艺创排的环境式戏剧《玩偶之家》在该剧场完
成首演，张文明担任该剧制作人、导演，他表示
之所以将这部经典剧目打造成环境式戏剧，就
是为了结合天津人艺实验剧场独特的空间优
势，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戏剧的魅力，“《玩偶之
家》是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经典作品，在致敬经典
的同时，我们还要结合现代人的喜好进行大胆
创新，因此我们首次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观演关
系，将观众席延伸到舞台上，令观众仿佛置身于

海尔茂和娜拉的家，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着这
里发生的一切。当海尔茂与娜拉发生激烈矛盾
冲突时，演员的表演会带给观众巨大的压迫感，
而观众的目光也会给演员带来前所未有的挑
战，可以说这部剧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
这种效果是传统剧场无法达到的。”

除了新兴的沉浸式戏剧外，每年天津人艺
还会将许多传统经典剧目搬上实验剧场的舞
台，以满足各类观众的观剧需求。“很多人可能
会对实验剧场的理解产生误区，认为实验剧场
就是演实验戏剧的，但其实这两个概念应该是
分开的，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的舞台上，任何类
型的戏剧都可以上演。比如曹禺‘生命三部
曲’——《雷雨》《日出》《原野》，这都是天津人艺
非常经典的剧目，这些戏不仅可以在大剧场演
出，也可以回归到小剧场，只是演员需要调整表
演的尺度。”张文明坦言，“其实这类大剧在小剧
场演出是不挣钱的，因为本身创作成本很高，但
我们依然坚持要在实验剧场演出，就是希望可
以用更低的票价、更低的门槛吸引更多的观众
走进剧场、感受戏剧。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一直
以来的定位就是为戏剧服务的场所，因此对戏
剧的普及和推广是我们的使命。”

据张文明介绍，今年年末，《玩偶之家》《雨夜
惊魂》等创新剧目将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上演，
《日出》《雷雨》《朱莉小姐》《钗头凤》等传统剧目也
将于明年陆续登上实验剧场的舞台。张文明说：
“实验剧场和小剧场戏剧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成
就的关系，在实验剧场的舞台上就像是在做一场
艺术创作的实验，无论是荒诞的、自然的，还是浪
漫的都可以投放到这个空间里，以此来观察剧场
与观众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因此我们也希望在
未来可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空间与艺术相融合

为戏剧创作带来更多想象空间

由于小剧场的一系列特点，小剧场戏剧在为
观众带来更多样化、更新颖的观剧体验的同时，也
为戏剧的实验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更多路径。

张文明自2005年来到天津人艺，在舞台上演
绎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回忆起近二十年的演艺经
历，他不禁感慨：“剧场是每一个演员赖以生存的
环境，是每一个演员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家园，因此
作为一名演员，我对天津人艺实验剧场有着非常
深厚的感情。刚来到这个剧场时，我的第一感受
就是舞台很小，但随着我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演
出，我发现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具备了
一个剧场该有的所有硬件条件，同时在有限的空

间里也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在张文明看来，小剧场之所以区别于传统

大剧场，就是在于它的灵活性和可拓展性，“天
津人艺实验剧场首先是打破了原有的观演关
系，传统大剧场的舞台是固定的，即使坐在靠前
的位置也很难看清楚演员的面部表情，可是在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剧本的需要，随意改变空间
的布局，与观众产生更好地互动，这就是小剧场
的优势。其次，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也为创作者
和演员打开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艺术空间，可
以肆意发挥你的想象。很多人说，小剧场就像
是电影的特写镜头，因此很多演员惧怕在小剧
场演出，因为离观众如此之近，这对演员的表演
是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这恰恰也是小剧场独
特的魅力，因为在演出的同时，你可以和观众共
同感受，通过眼神的交流传递情感，达到心灵的
碰撞，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感受。所以直
到现在我依然对天津人艺实验剧场这方舞台有
着很深的情愫，有时即使不演出，我也愿意坐在
这里静一静，觉得很舒服。”

天津的话剧历史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早在20世纪初，天
津已经形成了浓厚的戏剧文化氛围。李叔同、
曹禺等戏剧大家的出现，为天津话剧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作为天津话剧艺术的标志性团体，
天津人艺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将天津人艺实验剧
场打造成天津地标性的文化场所，张文明表示，
“近代百年看天津，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来
到天津，那么可以看些什么呢？天津是全国闻
名的曲艺之乡，是戏剧的摇篮，在这里看一场话
剧相信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此，我们没有
理由不把戏剧艺术发扬光大。目前我们也正在
计划，希望明年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可以实现
常态化演出，每周都有演出，可以满足观众随时
想要走进剧院观看话剧的需要。”
“现在话剧的主流消费群体开始逐渐年轻

化，小剧场的兴起也为年轻的话剧创作者和演
员提供了更好的舞台，因此培养年轻人走进剧
场，将话剧作为日常休闲娱乐的选择，是我们未
来想要努力方向。我们希望以天津人艺实验剧
场为中心打造一个文化街角，但这还需要各个
方面的支持与配合，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
愿望一定可以实现。”张文明说道。

市场变化和技术融合带来挑战

以创作为核心才是长久发展之道

近年来，小剧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据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年全国演出市

场发展简报》显示：2023年演出场次18.69万场，
较2019年增长471.07%；票房收入48.03亿元，较
2019年增长463.13%。这一数据表明，小剧场在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成为推动
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天津戏剧家协会理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
授颜彬看来，小剧场戏剧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
要是因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小剧场戏剧的创
作体量较小，因而具有形式活泼，制作周期短，有
较强的灵活性的特点，这使得小剧场戏剧在创作、
传播、与城市文化的连接等方面有着很多便捷
性。在小剧场、小型礼堂，甚至是在一些非演出用
途的公共空间，小剧场戏剧都具有较强的生长
性。其次，小剧场因其物理空间的近距离，保证了
相对亲密的观演关系，观众得以体验到最为真切
的戏剧表达和戏剧呈现，被感染和触动，这让整个
观剧过程的现场体验和精神感知要比大剧场更浓
烈。最后，相对小的创作体量，相对强烈的现场效
果，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小剧场戏剧的‘船小好掉
头’，凸显出先锋性、实验性的特征。大量小剧场
戏剧，利用空间组织、现代影像、观演关系、艺术装
置重构戏剧表达，贡献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与实
验精神的戏剧作品，拓宽了戏剧艺术的创作边界
与艺术可能。”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小剧场戏剧作品成了部
分城市的“专属”，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具有充分戏
剧基础的地方，在一方小的舞台中，绽放着不可替
代的魅力。随着新媒介平台的推广，借由各地戏剧
节、戏剧展触发，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加入小剧
场创作队伍，小剧场戏剧开始遍地开花，在众多城
市生根发芽，成都、武汉、重庆、杭州、青岛等，都生
长出具有相应影响力的小剧场创作力量。

在颜彬看来，近年来，小剧场戏剧主要呈现出
两个方面的发展态势，“其一，伴随着城市文旅从
目的地旅游进入休闲与体验旅游的潮流，小剧场
戏剧开始发挥更为直接的影响力，它开始与城市
文旅相结合，进行地方性的、交互性的、沉浸性的
创作尝试。一系列的在地化的沉浸戏剧，与地方

的空间、文化相结合，通过与观众交互的方式，提
升观众对戏剧艺术的感知与对地方文化的体味，
将戏剧艺术与城市、与文化、与旅游、与观景结合
起来，强化戏剧艺术在市场空间中的适配性。其
二，受各类戏剧节展的影响，中外戏剧艺术交流日
渐频繁，越来越多的先锋叙事表达层出不穷，它与
装置艺术、影像艺术等各类艺术门类结合、碰撞，
小剧场戏剧在实验性、先锋性与艺术表达性层面
都有所强化，呈现出更为先锋、更为当下的艺术特
点，成为一种具有趣缘性的艺术文本。”

然而，快速铺开的商业化模式，在提升小剧场
戏剧影响力，点燃各地戏剧市场的同时，也使小剧
场戏剧在核心创作力量上稀缺这一问题被暴露出
来。颜彬认为，“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戏
剧名校培养的艺术人才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艺术市
场，小剧场艺术作品质量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
例如，囿于商业要求，有部分小剧场戏剧刻意强化
戏剧冲突，将滑稽当幽默，以恶俗当笑料，拉低了小
剧场戏剧的艺术水准，降低了观众对小剧场戏剧的
艺术期待。”
“在实验创新层面，部分作品或在追求‘小’与

‘新’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先锋‘实验’的标签，却忽
视了戏剧艺术的精髓与本质；或在与城市文旅、地
方文化的‘沉浸’性结合上，为沉浸而沉浸，为在地
而在地，艺术创作空洞、匮乏，戏剧艺术沦为地方文
旅场景的‘噱头’，一哄而起之下，难免粗制滥造。”

面对市场运营和技术融合等挑战，实验剧场
仍需不断探索和适应，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创
作为中心，在考量市场的同时，亦关注原创力的提
升，避免粗制滥造，打造良好的小剧场艺术生态；
以市场为导向，在保证市场回报的同时，强化戏剧
艺术的时代性与艺术性。小剧场戏剧需要处理好
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关系，找到最佳契合点，秉持探
索性，保持一种较广泛的包容度。面对当今小剧
场戏剧的发展环境，我们应选择具有艺术深度的、
具有时代表达的内容载体，通过在地性演艺内容，
构建起观众与历史、传统、时代之间的联系与共
鸣。”颜彬说道。

从师父手中接过教鞭

出版五行通臂拳教材

五行通臂拳亦称猿猴通臂拳，该拳模仿
猿猴的形体动作，以摔、拍、穿、劈、钻为主
线，立轮成圆，放长击远，练到肩如轮、臂如
扇、肘如环、腕似绵，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
传统优秀拳种。五行通臂拳在其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因其技击性强、实用性好，影响遍及
全国。近年来，五行通臂拳在天津的传人中，
有多人走出国门，将该拳传播到日本、美国、
加拿大等国家。

韩宝顺八岁便开始研习少林基本功，随后
拜入五行通臂拳第四代传人邓鸿藻先生门下学
习。上世纪70年代初，退伍之后，他继续跟随
邓先生练习，系统接受了五行通臂拳和传统杨
氏108式太极拳的训练。自此以后，韩宝顺始
终坚持每日练习，从未间断。师父邓鸿藻对弟
子的要求极为严格，收徒之前必须经过细致考
察，不仅要求政治素质过硬，更需具备刻苦钻研
的精神。正是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的教学理念，
使得韩宝顺不仅掌握了精湛的武术技艺，也培

养了崇高的道德情操，提升了个人修养，同时促
使韩宝顺思考，“如何更好地教学，才能让五行
通臂拳传播得更远？”

五行通臂拳的传承在天津已有100多年的
历史，但其自身的历史更为悠久。韩宝顺介绍：
“最早的文字资料收集自明朝周淮颖编写的《五
行通臂拳谱》，这是首次以文字形式记录该拳
法，其手抄本世代相传至今。”为了教学方便，韩
宝顺汇编了多本教材，自2000年年初开始至
今，编纂了超过100万字的文字资料。他编写
的《五行通臂拳练法与用法》，配有光盘指导读
者练习，该书详细介绍了该拳种的历史渊源、基
本动作要领及其实战应用等内容，成为许多爱
好者入门学习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书籍是知识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我希望

这本书能帮助更多人正确地掌握这门武术技
艺。”他说，“我的师父邓鸿藻先生在上世纪80
年代就开始编写教材，虽然当时主要是实践练
习，但他一直在整理和编写文字资料，只是没有
正式出版。我认为这些内容应该被正式出版，
花了10年时间整理补充材料并出版了《五行通
臂拳练法与用法》，这也是对五行通臂拳历史文
化的传承。”

在他看来，自己必须练好功夫才能有所体
会，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纯理论的内容需
要实践来支撑。我整理老师留下的东西，在此
基础上进行内容创作，书中三分之一是老师留
下的内容，另外三分之二是理论部分和新补充
的内容，如名词解释和注解等。”为了编写书籍，
他经常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他说：“武术不仅需
要形体上的传承，还需要文字记录，因为它本身
是一种形体艺术。”

中国的武术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具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在传承传统武术的过程中，不
仅注重形体上的锻炼，还强调文化的修养和生
活哲学的总结，例如处理事情时心胸要宽广，看
待问题也要透彻，这些思想都在武术传承中传
播。他说：“太极拳的推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要想战胜对方，光靠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
智慧和策略。这与《孙子兵法》中的‘多算胜，少
算不胜’相呼应，强调了提前谋划的重要性。”

韩宝顺认为，中国武术是技术和艺术的结
合，既有实用性也有观赏性，因此中国武术“没
有套路不传艺，没有功夫不赢人”。很多人习武
时注重表演性质的内容而忽略了基本功的练
习，这是不可取的。他说：“中国武术的基本功
非常重要，每个拳种都有其独特的技术要求。
少林拳和八极拳虽然都是拳术，但发力方法和
进攻策略不同。八卦掌和太极拳又有所不同，
通臂拳和大洪拳、小洪拳也有各自的特点。中
国武术各个派别最终九九归一，哪个拳种都好，
关键是你的功夫是否练到位。”

二十余年坚持公益武术教学

传授技艺和传播文化两手抓

从2000年起，韩宝顺便致力于中国传统武
术的教学工作，并且一直是以公益性质进行。
他说：“我们的队伍中有许多党员，整体素质很
高。近年来，学习通臂拳的小孩逐渐增多，有的
孩子从五六岁开始接触，七八岁就开始正式学
习了。一些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坚持训练，现在
已经有几个学生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有的
还去外国留学了，并在当地推广通臂拳。”

韩宝顺说：“我有一个徒弟，他从9岁开始
跟我学习武术，今年大学毕业了。他9岁时身

体状况和学习成绩都不理想，经过一年多的训练，
他的学习和健康状况都有了显著的改善。练习中
国传统武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还能提升身
体的灵活性、柔韧性和协调性，并提高思维活跃
度，这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自2004年以来，韩宝顺带领的武术队伍在全
国比赛中获得了数十枚金牌，包括四次团体一等
奖，“我们的团队有几十人，每天坚持训练，其中
12人是教练组的核心成员，2006年我们成立了
‘五行通臂拳研究会’，按照日锻炼、周授课、季讲
评、年底总结的模式运作。今年为参加天津马拉
松的选手加油鼓劲，我们还组织30多人在马拉松
沿线现场表演。”

近年来，天津学习五行通臂拳的人越来越多，
据统计学员有四五百人，学员也走出天津，到全国
各地进行五行通臂拳推广。韩宝顺已经收了70
多个徒弟，蒋锐、黄桂兰与杜岚是五行通臂拳的第
六代传承者。

蒋锐透露，他师从韩老师已逾二十载。青年
时期，蒋锐在下乡插队期间虽涉猎过多种武术项
目，但始终渴望觅得一位杰出的导师。自2004年
起，他坚持不懈地追求技艺提升，不仅身体强健、
心态年轻，更使他荣升为团队总教练，引领更多学
子步入武学殿堂。在选择徒弟时，蒋锐也恪守师
训，尤为重视道德修养与个人品质，“我的师父是
德艺双馨的典范，在武术及文化界均享有崇高声
望。他对书法艺术与历史学也怀有浓厚兴趣，进
行了学习研究。”

徒弟黄桂兰工作时便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退休后她正式拜入韩宝顺门下，至今已有二十
载。“我是师父的首批弟子之一。我记得开始练习
那会儿，纯阳剑术非常流行，其使用的长袍剑尤为
引人注目，正是这种舞剑的美感吸引了我，从而对

该剑法深入学习。”
杜岚介绍：“师父的教案都以毛笔书写，他的

课程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在理论课上，他会
详细讲解武术的基础知识，并穿插历史典故，引
人入胜。随后，我便跟随师父习武，即使在过年
期间也不曾停歇。”

三位传人纷纷表示，在他们的大家庭中，大
家都非常乐于分享，师父更是倾囊相授，武术的
魅力无穷，学习刀枪棍棒，即使几十年也难以穷
尽其妙。

韩宝顺将这些宝贵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给
年轻一代。他每天都勤奋地写作，生怕有所遗漏，
力求将一生所学都记录下来。除了传统的教学方
式，他们还记录影像资料，以防止这些珍贵的知识
失传。杜岚说：“如今，我们已经传承到了第七代，
师父无私地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大家。我们的技
艺并非套路化的表演，而是真正的传统老架子，这
种微妙之处，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体会其美妙。”

韩宝顺表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国传统武术
的项目种类逐渐减少，有的甚至失传，例如长兵器
的练习变得较为罕见，这主要是由于场地限制和
技艺需长期积累的特性所致。尽管如此，基本的
技艺仍然得以保留。他说：“中国武术是一个博大
精深的体系，继承起来并不容易，因此我们应先专
注于传承，而非急于创新。”

古稀之年的韩宝顺表示，非遗项目的设立，
旨在保存传统文化并确保其代代相传，“不能将经
济利益置于首位，而应把传承放在第一位。时代
在变化，武术传承方式也在变化，不变的是武术所
蕴含的尚武精神和哲学思想。中国的历史源远流
长，传统文化非常丰富且内涵深刻，对于丰富人的
思想非常有益。在传承武术的过程中，我们不仅
要传承技艺，还要传承思想和文化。”


